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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君子不器”出自《论语·为政》，简短的四个字充满神秘感和吸引力，成为后世儒学研究的重要命题。

历史的长河蜿蜒至今，后人应当因时制宜地看待这一命题。本文从解读“君子不器”的深刻内涵入手，系统梳理《周

易》与《论语》中关于“器”的不同阐释，并深入探讨《论语》中“君子”这一概念的双重含义。在此基础上，本

文尝试对“君子不器”进行全新的思考，以期在不悖离古人智慧的前提下，为这一古老命题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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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子曰：‘君子不器’”（《论语·为政》）是《论

语》中字数最少的一节，却是儒家思想体系中极其重要

的命题，后世学者对其多内涵有探讨，主要观点如下：

首先，包咸提出“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无所不施”，

此观点得到了邢昺、孔颖达等多数学者的沿袭 [1]。其次，

当代学者如舒英、王大庆等则给出了不同的解读。他们

认为，“器”只是基础，而“道”才是君子所追求的“不器”

的终极目标。这种解读为儒家思想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

另外，学者胡翼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提出：“君子不器”

实际上是“君子大器”。这意味着君子应该具备多种才

能和技能，而不仅仅局限于某一方面。

《论语》作为一部充满智慧的语录体著作，记录了

孔子因人而异、因材施教的教育方式。这种启发式的教

学方法为后人留下了广阔的解读空间。而“君子不器”

这四个字，既没有对话情景，也没有上下文，因此，探

索其“历史真相”确实存在很大的难度。正因如此，我

们不能轻易地否认任何一种解读的合理性。值得注意的

是，“君子”含义的演变存在一个过程，《论语》文本

中“有位者”与“有德者”两种含义均有出现，这些主

流观点直接把“君子”理解为孔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形

象则有些偏颇。

时至今日，我们在研究解读这一命题时，大可不必

过于拘泥于孔子的神圣地位。相反，我们应该在尊重孔

子原意的基础上，结合当下时代特点，对其进行新的思

考和解读。如此一来，我们不仅能更好地传承儒家思想，

还能为其注入新的活力和时代内涵。

一、何为“器”

《论语·述而》中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

《易》，可以无大过矣。”[2]《史记·孔子世家》记载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

《文言》。读《易》，韦编三绝”[3]，马王堆帛书《易传 •

要》记载孔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4]，

而帛书《易传》的出土同时印证了孔子传《易》的真实性。

可见，在孔子心目中，《易》确是群经之首、大道之源。

因此，孔子在《论语》中即兴而发、因人而异的“启发”

式话语都不可否认地带有《易》的色彩，而“君子不器”

既无话语情境，也无上下文，正是其“启发”式话语的

代表。故此处以《周易》中“器”的含义为基础，试分

析“君子不器”。

⑴“形乃谓之器。”[5]（《易经·系辞上》）此处

取其本义“器具”，强调其功用性。

⑵“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6] 孔疏

曰：“自形外已上者谓之道也，自形内而下者谓之器也。

形虽处道器两畔之际，形在器，不在道也。既有形质，

可为器用，故云‘形而下者谓之器’也。”[7] 此处“器”

仍可解释为“有形体的器物”，但哲学色彩浓厚，功用

性减弱。

⑶《易传·系辞上》引孔子之言：“乘也者，君子

之器也。”[8] 孔疏曰：“言乘车者，君子之器物，言君

子合乘车。”[9] 此处“君子”指贵族男子，而只有贵族

男子能乘车（在战场上指挥走卒），平民百姓不能乘车，

高低贵贱之分显露无疑，作为“车舆”代指的“器”便

具有了高贵的色彩。

⑷“以制器者尚其象”。孔疏曰：“谓造制形器，

法其爻卦之象”[10]。商周时期，需要占卜的都是关乎社

稷的重大事情，而制“形器”时要法爻卦之象从侧面反

映出“器”的尊贵。

而在《论语》中，涉及到“器”的有五节，除“君

子不器”的含义有待探讨外，其他四节含义如下：

⑴子曰：“管仲之器小哉！”[11](《论语·八佾》)，

“器”指器量、器度；

⑵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

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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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12]（《论语·子

路》）此处“器”作动词，意为“把人看作器物（衡量

各人的才德去分配任务）”；

⑶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

“何器也？”曰：“瑚琏也。”[13]（《论语·公冶长》）

子贡是孔门十哲之一，以能言善辩闻名，且具有卓越的

政治才能和经商才能，放在当今时代亦可称得上通才。

孔子极力推崇周礼，倡导“克己复礼”，礼器在他心中

本来就是神圣的存在，而面对子贡这样一个通才时，他

用“器”一字概括其各方面的才能，足见“器”在孔子

的思想体系中的尊贵地位；

⑷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14](《论语 •卫灵公》)“器”指工具。

结合上述《周易》与《论语》中涉及“器”的材料，

可得出“器”有以下含义：

⑴器具：①强调功用性的工具；②强调“形”上附

着的高贵色彩；③强调从其本体延伸出的哲学性的东西；

⑵器量、器度；

⑶把人看作器物。

再结合这四个字本身以及邢昺、朱熹、孔颖达等人

的注疏来看，“器”解释为“器具”无可厚非，而解释

它具体是“器具”含义中的哪一种，则需要进一步分析“君

子”的含义。

二、“君子”的双重含义

《周易·乾卦》有言：“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

无咎。”[15] 这句话描绘了身居高位的君子应持有的勤勉

态度。而在《诗经·魏风·伐檀》中，则以反语的形式

表达了对权势者的批评：“彼君子兮，不素餐兮！”[16]

意指那些有权势的人不应无所事事，只知享受。再看《尚

书·周书·无逸》，其中警示道：“呜呼，君子所，其

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17] 这

里强调了统治者应了解农耕的艰辛，以避免安逸享乐而

不知民间疾苦。唐孔颖达疏引郑玄曰：“君子，止谓在

官长者。”[18] 由此可见，春秋时期及之前“君子”多指

统治阶层的贵族乃是确切无疑的。

自孔子始，无论是孔子所传的《易传》还是录有其

言行的《论语》，其“君子”的含义中都可以看到“有

德者”的影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

“君子”仅仅代表“有德者”。事实上，杨伯峻先生在《论

语译注》中也明确指出：“《论语》中的‘君子’，时

而指‘有德者’，时而又指‘有位者’。”[19]

《论语》中“君子”出现了 107 次，孔子可谓是极

尽赞美之词描述他心目中的“君子”：“君子周而不比，

小人比而不周”“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

人怀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文质彬彬，然

后君子”[20]等，这一具有完美人格的理想形象确是“有德”

的表现和要求，而从《论语》文本上来看，孔子将“君子”

与“小人”作了 24 次比较，有时候“小人”指的是平民

百姓，如“小人之德草”[21]；有时候指的是品行恶劣之人，

如“小人比而不周”[22]（《论语·为政》），相对而言，

“君子”也同时具有“有位者”和“有德者”两个含义。

孔子极力推崇“克己复礼”的理念，其核心理念在

于通过个人的自我约束来恢复传统的礼仪制度。然而，

这种“礼”并非简单的道德规范，其背后蕴含了严格的

社会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

也无形中强调了阶级间的差异。从这个角度看，孔子所

倡导的“复礼”其实是在捍卫“有位者”即统治阶级的

权力与地位。

为了更深刻地理解孔子的思想精髓，我们有必要从

他的个人背景出发，运用“知人论世”的方法进行深入

探讨。

孔子，这位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的伟大思想家，三

岁便失去了父亲的庇护。他与正值青春的母亲颜征在相

依为命，共同面对孔氏宗族的冷漠与排斥。为了生存，

他们被迫离开熟悉的土地，移居至鲁国国都曲阜城内的

阙里，过上了清贫而艰难的生活。

在这样的环境下，孔子不得不学会做许多被认为是

鄙贱的事情，以维持生计和追求成长。然而，尽管生活

充满了艰辛，他的母亲颜征在却从未放弃对儿子教育的

执着追求，清代郑环《孔子家世考》记载“圣母（指颜

征在）豫市礼器，以供嬉戏”，她不惜花费重金购买礼器，

作为孔子嬉戏的玩具，以期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下礼乐

文化的种子。这笔钱的来源或许已不太重要，但颜征在

的良苦用心和深远眼光，无疑为孔子日后“十有五而至

于学”的理想觉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吾少也贱”（《论语·子罕》）的童年生活，在

孔子心中刻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这段经历激发了他

内心深处想要证明自己的强烈渴望。这种渴望在他日

后的思想和行为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他积极倡

导入世精神，主张人们应该有所作为，勇于担当，而

不是消极避世，无所事事。他周游列国，不辞辛劳地

向各国最高统治者传播自己的政治理念和道德观念，

渴望得到他们的赏识和重用。这一系列行为无不反映

出他内心深处对“有位者”的深切憧憬，甚至可能隐

藏着重新跻身“有位者”行列、实现个人政治抱负的

美好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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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我们审视孔子思想体系中的“君子”概念时，

并不能排除“君子”在从“有位者”到“有德者”发展

的过程中有孔子刻意引导的可能性，也就不能否认孔子

思想体系中“君子”的含义是双重的。

三、如何理解“君子不器”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得知《论语》中“君子”这

一概念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它不仅指代品德高尚、道德

卓越的“有德者”，同时亦涵盖身居要职、手握权柄的“有

位者”。然而，在后世儒学研究的演进中，众多学者在

阐释“君子不器”这一命题时，往往选择性地忽略其作

为“有位者”的层面，直接将“君子”等同于“有德者”，

或者对两者在具体语境中的区分感到困惑。针对这一问

题，笔者认为应回归《论语》原文，从逻辑关系的视角

重新审视“君子不器”的内涵。

深入剖析《论语》中关于“君子”的论述，我们可

以发现，这些论述通常通过两种方式来展开：一是将“君

子”与“小人”置于鲜明的对比之中，诸如“君子怀德，

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

以及“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

等经典对比凸显出君子与小人在品德和行为上的本质

差异；二是在具体语境中直接描绘君子的品质，如孔

子在回答子贡关于君子的询问时明确指出“先行其言，

而后从之”（《论语·为政》）的行为准则，以及在仪

封人求见时，孔子所言“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

见也”（《论语·八佾》）则进一步彰显了君子的风范。

而像“君子不器”这样毫无情境与上下文对话的“君子”

独一无二，那么“君子”与“不器”之间必定是有某

种紧密联系。

从逻辑层面分析，“君子不器”这一命题的构成，

显然不是随意的词汇组合。既然这句话被孔子或其弟子

收入《论语》，那么“君子”与“不器”之间必然存在

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一种相辅相成的关

系：一方面，一个人只有成为“君子”，才有可能达到“不

器”的境界；另一方面，“不器”的状态又进一步促成

了君子的自我完善和提升。这种相互关系不仅体现了孔

子对君子的崇高期望，又体现了孔子对“君子”含义的

调整不是一蹴而就的。

进一步结合前文对“器”的探讨，我们可以发现，“有

位者”作为身份显赫、地位重要的人物，与“器具”含

义中所强调的“地位尊贵、功能重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因此，在这样的语境下，笔者认为将“君子”理解为“有

位者”更为贴切。基于此，“君子不器”可以被解读为：

“有位者不应当自恃身份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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